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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活的意气
■ 莫壮宁

人生况味

岁暮年开，时序更新。今年是个暖
冬，冬月里的日头，竟晒得人脊背微微发
烫。空气里浮动着一种透明的、懒洋洋的
光尘，嗅起来是干爽的、阳光烘透了的味
道；咸涩的海风从远处的海口老港口拂过
来，也失却了往日的凛冽，倒像是谁家晒
了又晾、洗得酥软的棉质布衣，软趴趴地
贴在身上。公园与路旁，草还是倔强的
绿，几丛不合时宜的花，也懵懵懂懂地红
着。这南国的冬日，总像是贪玩迟归的孩
子，还赖在秋天的门槛上，不肯走进那萧
索里去。自然如此，人事似乎也跟着任性
起来。市井间的人潮，比往年这时候稠密
了许多，嘈嘈切切地流动着，脸上映着一
种久违的、热蓬蓬的光。

我们这伙人，便是这喧嚷里的一阵暖
和、快活的风。四十多年前，在海师那满
是椰树、大叶榕与蝉声的校园里，我们便
这样凑在一处了。那时节，说话是要嚷
的，笑是用尽全身力气的，忧愁烦恼像夏
日的雷雨，来得猛，去得也快。几十年的
人海浮沉，相爱相杀，嬉笑怒骂，竟也未曾
走散。如今，都成了别人眼中的“老哥老
姐”，电话里的声音，总要调高几分才听得
真切；相约见面，也要将“眼镜”“药片”叮
咛再三。可心里头那一簇火苗，却仿佛被
岁月这层温暾的灰烬捂着，烧得更其内
敛，也更其固执了。外头世界这一番热
闹，我们怎能不凑？猫爪挠心似的，那份
少年的意气与情怀，竟比年轻时更耐不住
寂寞。

于是便有了今日的小聚。借口是现
成的：小酌两杯，辞旧迎新，纳吉讨彩。可
筹备起来，那份郑重与急切，倒像是要操
办一场盛典。莫家老姐前几日便下了“电
令”，远在无锡的佳婿立时“领旨”，化身江
南水市的采办，要在那冷飕飕的晨雾里，
挑选今冬最膏腴丰美的上等大闸蟹。电
话里的声音穿透千里，一字一句，皆是“急
急如律令”：“务必三十号邮到，赶三十一
号的日子！”仿佛那青背白肚的“无肠公
子”，不仅是舌尖至味，更是衔接旧岁与新
辰、不可有丝毫差池的吉祥信物。时间的
经纬，被她的心意绷得紧紧的。

而这边，打小在海口这咸水泡沫里泡
大的大哥，也忙活开了。他黝黑的脸庞，
是海风与日头合写的编年史。一头扎进
那腥气冲天的海鲜市场，便如龙归大海。
他弓着些微老态的腰身，在湿漉漉的水渍
与摊位间往复穿梭，眼光毒得像淬了盐的
老钩。他要寻的，是刚从浅海捕钓上来还
在用尽最后力气蹦跶的野生鱼虾。他的
手掠过那些滑腻的鳞片与甲壳，指尖传来
的每一下挣扎的颤动，在他看来，都是至
为鲜活的珍馐美味。他要将这一份被海
水滋养过的、未经驯服的野性，也一并带
到我们的筵席上。

麦超一向是班里的开心果和贴心小
棉袄，一颦一笑，羞赧中透着活络，一大把
年纪还存留着丫头般的可爱。同学间的
各类活动，时间、地点、餐间、账单、通联、
驾车定位都搞得妥妥帖帖，温情暖人。班
里杨总曾大发感慨：天不生麦超，万古如
长夜。

阳光温煦的午后，着装各异、神清气
爽的老哥们像潮水一样向这里涌来赴
约。这帮被社会盐水浸泡过的“老搭子”，
咸淡入味，自成风景。他们都不是省心的
主，围聚餐桌，便大呼小叫着“上菜”，煞是
喧闹，天南海北的话题也随即开聊。读书
时的话题总是免不了的，谁的什么糗事，
总免不了要被鸳鸯锅的红汤白汤开涮几
遍，牌技优劣、肌肉块头、身材匀称度都要
被调侃一番。一桌子中文生，总要谈点文
学、哲学、美学、艺术门类。摄影却成了此
次热议的焦点，其艺术流派及呈现方式，
背后折射出来的“三观”解构、哲学思考、
现实意义都有所涉及。几个时辰过去了，
弯弯绕绕，又回到调侃环节，一时欢声笑
语不绝于耳。言语之间，多一分少一分都
显得多余。杨总见好就收，打包起螃蟹海
味，扬长而去……

一场寻常小聚至此各尽其兴，但余味
却久久未曾消散：我想着莫家老姐电话里
那不容置辩的语调，想着大哥在腥风里专
注搜寻的背影，想着麦超那琐琐碎碎的妥
帖安排。这些费力的,甚至有些“小题大
做”的执念，是怎么了？不过就是一餐闲
饭，几个老友。可他们偏偏要如此大动干
戈，隔着山海去调度，在喧嚣里细细拣
择。这哪里是在准备菜肴？这分明是一
场沉默而庄严的仪式，用尽心意，去捕捞
一段鲜活的时光，去固定一个即将流走的
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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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北风，撕打着窗外的铁皮棚，告诉琼西
人，冬天又来了。

记忆中贵州的冬天，满眼皆是生机。当温
和的太阳老人悄悄摘下群山的雾罩，睡了一宿
的油菜花和小麦苗渐渐醒来，轻舒懒腰，昨夜刚
盖上的冰丝袍，又化成饱含希望的露珠，在阳光
下闪闪发光。

记忆中东北的冬天，充满清冽的空气。街
道上冰盖着雪，雪覆着冰。行人的嗓门不知不
觉拉大了，仿佛要压过咔嚓咔嚓的踏雪声，唤醒
突然沉默的岁月。

琼西的冬天，没有震撼心灵的美，相反，低
调得让人踏实。

清晨，太阳老人从云缝里探出惺忪的睡眼，
瞟了瞟小院的东墙，然后继续睡回笼觉。上个
月刚修过枝丫的老紫檀树，一簇簇嫩芽冒了出
来，黄里透着绿，绿里泛着黄。

习惯了早起的琼西人，骑着电驴，或买菜，
或送子女上学，或为生计四处奔走。扑面而来

的冷意，钻进包头巾里，钻进车把上的手套中，
钻进裤管里，再狠狠地扎进骨髓，让人生疼。

约莫九点的光景，冷意渐退，重新醒来的太
阳老人信手筑起光墙，将北来的风轻轻阻挡在
光墙外。爱美的琼西姑娘们，犹豫片刻便脱下
外套，而身着短袖短裤的新东方人，则成群结
队，朝沙滩方向奔去。

傍晚时分，斜阳的余晖铺满鱼鳞洲的浅海，
将海军山的身影渐渐拉长，气温又骤降好几
度。新东方人们将短袖T恤往光着的膀子上一
搭：“回去吧，明天再来。”而爱热闹的琼西男人，
则邀约三五友人，大排档见。

民间传说，掌管琼西的龙王爷对消失的九
龙山很有情绪，每到冬天便故意忘了施法。龙
王爷一赌气，造成琼西的冬天十年九旱，却又不
经意间成就了这里的瓜果别样甘甜，造就了一
个风湿、哮喘人群康养的天堂。

夜深了，渐劲的北风又拍打着窗外的铁皮
棚，不惑之人却发现，那是年轻妈妈轻轻哼唱
的摇篮曲。原来，用心去适应，终能发现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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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随笔

阿紫
■ 凌云

阿紫是西安人，从前在陕西省碑林博物
馆工作，到海南二十余年，徒步走遍海南岛大
大小小的村落，像一部行走的历史民俗百科
全书。

有一次阿紫请喝粥，定在新海府粥城。
橙子比阿紫早到一步，我们坐在海鲜粥府里
聊天，她得知我过去十年的宅居生活，不由莞
尔。她说，过去十年，她与阿紫到处旅行，用
脚丈量过千山万水。

彼时她身着民族风情的服饰，轻声跟我
说起旅行种种。我心下茫然，那便是我年轻
时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从何时起，我竟完
全妥协于现实的一地鸡毛。席间我们从昆仑
山龙的传说聊到终南山的核桃树和瓜果，仍
然意犹未尽。

熟悉以后，我跟着阿紫也走了很多村落。
有一次跟她一起去博养村，路过一大片一望无
垠的湿地，看见春天里分层设色的绿，水田漠
漠之间，有青牛在田间呢喃，白的紫的水葫芦
点缀其间，以倾城之势连向水天相接处。

阿紫欢欣雀跃地走在池塘边的小路上，
一边唤着我的名字，一边虔诚地去冼夫人庙
里祈福。以百花的名字命名的春天，如此芳
草鲜美，惹人流连忘返。

在道教南宗五祖之一白玉蟾纪念馆前，
有一棵木棉树。纪念馆因陋就简，全赖村人
修缮。木棉树也得以常年香火缭绕，竟好似
也得了一股天地灵气，站在树下仰望，有枝干
如一只翩跹的仙鹤，意欲振翅高飞，枝干上长
满寄生植物，犹如羽衣。

一阵风吹来，木棉花簌簌落下，掉落在纪
念馆门前的路上。这样钟灵毓秀育化真人的
地方，却是日长篱落无人过。我忍不住跟阿紫
感慨：“真的是大道至简呢！”阿紫笑而不语，捡
了几朵新鲜木棉花，准备回家泡水喝。她是一
个很好的旅行伴侣，博学多才，又善于倾听。

夜晚路过施茶村，听丘濬在村中修建凉
亭施茶的故事，走在美富村的家风家训馆里，
看儒家文化以这样古老而纯粹的方式保存下
来。他们勤俭治家，欢乐祥和，有纯朴的信
仰，保留着农耕时代最后的诗意和美好。

蓬头稚子在庭院前，月光下跳皮筋。农舍
院落里，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派田园牧歌的祥
和之气。火山岩修砌而成的院墙上，粗陶罐子
里种了花。老者踽踽独行，孩童一派天真。

我跟阿紫说：“怎么感觉时空穿梭了一
样？完全像是走在明清时代的村落里。你看
院墙上的陶罐都这么美。”

阿紫淡定地说：“听说有一群艺术家就住
在施茶村，给他们做村落美化设计呢！”

当时因为住得近，我们也经常往来。自从
阿紫参观过我阳台上的花花草草以后，就一直
想带我去观澜湖佛哥家看兰花。圣诞节那
天，她说佛哥煮了一锅茶叶蛋，邀我去作客。

佛哥家在一处风景优美的村子里，一路
上，阿紫不停地给我介绍：“你看那个娘娘庙，
庙里有一口古井，佛哥家喝的水都是从娘娘
庙的古井里打的。”

到得一处开满三角梅的庭院门口，几只
中华田园犬围将过来，阿紫说，这里便是
了。入得园中，但见芳草鲜美，铜钱草郁郁
葱葱，石斛兰长在树上的样子像极了它原本
的姿态。又有草木果蔬，奇石根雕无数，全
都是我喜欢的样子。女儿在庭院里欢呼雀
跃地四处追黄蝶，花草在风中犹自烂漫，真
是令人惊喜。

新出锅的茶叶蛋芬芳四溢，孩子们战斗
力强，一下消灭了好几个。有一只棕黑色毛
发的田园犬安逸地趴在木楼梯上晒太阳。阿
紫说这是佛哥捡回来的残疾狗，佛哥还特地
给它做了个狗狗坐的轮椅。

熟透了的新鲜柠檬、杨桃还有朝天椒，各
自生长。我们喝茶时佛哥就去他的工作室开
始做木工了，他允诺别人的家具就出自那间
堆满古老船木的工坊。

阿紫坐在院子里，手机里循环播放着
西安民谣《你好，我的西安》：“几轮轮明月
照着几重重山/愿花长好人长健月长圆/这
里的面宽碗也很圆/却拴得住游子身上的
挂念………”听闻长安落雪，她的思乡之情溢
于言表。

回西安之前，阿紫跟我说：“秦岭七十二
道峪口皆有道观，亦有农家乐。这个时节回
去避暑，农家乐一日三餐包住宿，每天不过五
十块，可尽享西安美食。”这让我虽不能至，心
向往之。

深秋时节，阿紫在西安，提起古观音禅寺
里的银杏叶子黄了，当年李世民亲手栽种的
银杏穿越千年时光，绚烂夺目如同炼金术士
洒下一地碎金。阿紫约我去禅寺当义工，去
看我心心念念的终南秋景。可我还要奔波于
天涯尽头，无有闲暇。

后来她从西安回来时，从包里掏出一件
宝贝来，要送给我。众人问：“可是瓦当？”

我问：“你把秦砖汉瓦给我带回来了？”
阿紫说：“终南山上洗心茅篷重修大殿，

弄成像悬空寺那种规模，就把之前旧的物件
都拆了，放在马路牙子上。我觉得太可惜了，
就捡了一块送你。这个图案叫椒图，古朴典
雅，你可以放在几案上镇宅。”

阿紫又送我几包香喷喷的花椒，跟我说
起西安城里种种趣事，一时百感交集。这些
年她回西安，给我送过很多礼物，比如几枚风
干的银杏叶、一方长安知名人士雕的印章，甚
至一张朱雀拓片、一本书，每件礼物都足以体
现她的用心，也无不让我对西安心驰神往。
感激生命中能遇到这样亦师亦友的阿紫，让
我静寂无声的海岛生活充满欢乐。

美舍河自羊山玉龙泉发源，蜿蜒十余里，北上
至迈瀛村段，水势渐缓，积为苍屹湖。湖心浮一小
岛，是为小瀛洲。虽方寸之地，却暗藏“直迈瀛洲”
的村名玄机，恰似先民临水筑村、逐水而居的愿
景。洲畔有“石室仙踪”摩崖石刻隐于丛林与苍
苔，如一部无声史册，镌刻百年村史文脉。迈瀛村
立村七百余载，李、陈、王、苏四姓世代聚居。昔时
村东、村西各立石门，匾额分刻“正迈瀛洲”“青云
得路”与“直通蓬岛”“高步云衢”。门前石桥古称

“走马桥”，因官员策马经此赴苍屹湖观景而得名。
旧时村民生计多系于美舍河：雨季引水溉

田，旱时掘井保墒；炎夏采莲挖藕，凉夜泛舟捕
鱼；台风季修堤固岸，晴日里晾网晒帆——这热
带岛屿之上，并无四季分明的农耕节律，有的是
岛民应天顺时的生存智慧。

明代进士李珊可算是迈瀛村走出的最知名
人物了。至今府城还有座“绣衣坊”。不少路人
都以为，绣衣坊内的这条街，应是补补衣服、改改
裤脚的手艺巷子。然“绣衣”可不是什么针线活，
而是李珊曾担任的“监察御史”这一官职的别
称。绣衣坊承载的亦非裁缝铺的烟火气，而是代
表着琼州士人“青云得路”的希冀与梦想。

李珊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年），成化二年
（1466年）登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成化八年（1472
年）奉旨出使占城（今越南），成为琼籍官员出使南
洋第一人。李珊从迈瀛村走向朝堂，又回到迈瀛
村归隐水乡。晚年的李珊于美舍河畔筑“绣隐
庄”，并以此为题吟诗表露心迹：“茅檐烟火数家
村，且乐天年付子孙。卧看白云生远岫，任教芳草
长闲门。清阴石上寒侵枕，流水台前月满樽。忽
喜故人书信到，高风谓我有谁论。”诗中道尽水村
闲适之趣，更以“卧看白云”“流水台前”之句，将自
然景观化为心灵栖所。李珊墓今存邻近的薛村，
碑文详述其肃政除弊、博爱民众之德，虽隐于市井
楼宇间，犹见一代名臣与故土的血脉深联。

以文心雕琢迈瀛山水的，当首推明代贤达郑
廷鹄。这位嘉靖十七年（1538年）会试第三名的
进士，曾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却以侍母为
由辞官归琼，于石湖之畔创石湖书院，著书讲学，
与经史为伴。他不仅是海瑞的启蒙老师兼姑丈，
更以纂修之笔整理丘濬遗作，合《琼台吟稿》《琼
台类稿》为《琼台会稿》，承续琼州文脉。晚年的
郑廷鹄潜心著述《石湖集》《武学经传》等，为后世
研究琼州人文地理留下了宝贵财富。

郑廷鹄酷爱以诗词捕捉琼州灵韵，擅将地理
风貌转化为文化符号，其笔下的山水仿佛被赋予
了生命。在《买盈村》一诗中，他吟道：“洋洋一掬
水，纡石自为堤。洞识盈虚理，高山是指迷。”渺渺
湖水似一捧可掬，蜿蜒石岸天然成堤。以“一掬
水”写尽湖光潋滟，以“纡石堤”暗喻自然天成之
理。后句更将诗意升华为哲思，道出水流盈虚与
人生起伏的相通之道，唯有“高山”默然指引迷津。

《苍屹山》一诗将迈瀛山水赋形传神，其笔触
精微，意境超然：“玉龙出盘谷，翘首对新城。水
带环桥绿，风铃触石鸣。回翔本无意，屈曲尚多
情。鸟迹留仙谶，谁人识姓名？”青山如玉龙盘
踞，绿水似罗带环绕，风过铃动，石上清响，构成
一幅声景交融的山水画卷。“回翔本无意，屈曲尚

多情”则以拟人笔法道出山峦对乡土的无言眷
守，意蕴深长。今日苍屹山石壁上仍留有“陈石
生、李石生、余石保”等众多含有“石”字的钤章式
人名题刻。这绝非我们常见的“到此一游”式涂
鸦。清人李调元在《南越笔记》中捕捉并解读这
一现象：“郡人产子者，多镌名石上，以朱涂之，谓
可得长命云。”郑诗中末句“鸟迹留仙谶，谁人识
姓名？”恰呼应了这一信俗：父母为祈求新生儿如
磐石般坚韧长命，特将其名镌刻于这被视为仙踪
灵境的石壁之上，并以朱砂点缀，将一份朴素而
深沉的生命期盼托付于山川灵石的恒久之中。

至若《仙人峒》一诗，则更显玄妙：“仙人乘鹤
去，空峒独岿然。法草山山绿，题痕日日鲜。两
岩门未掩，七里事何玄。欲问希夷子，枫林隔紫
烟。”岩门洞开，隐喻仙人峒不仅是物理空间，更
是信仰与想象的开放入口。“七里事何玄”的诘
问，呼应了洞内石板上的题刻：远七里，近七里，
不远不近在七里。美兰区美帖村也有一则民间
谶语，“一箭长，一箭深，三锅金，四锅银”。当地
传为寻宝秘语。只是这七里之谜与一箭之宝的
天机，至今无人勘破，仍待有缘人来解。

郑廷鹄的这三咏，分别描绘出水之灵动、山之
雄浑、洞之幽玄。这三幅丹青妙笔，共同勾勒出迈
瀛村这幅“人间瀛洲”的诗意长卷。三者又与摩崖
石刻、地方信俗、民间谶语组成一套完整的象征系
统：水为血脉，润泽生计与文思；山为屏障，界定物
理与精神边界；洞为灵枢，收藏集体祈愿与神秘想
象。村则为枢纽，融合自然与人文。郑廷鹄以文
人视角锚定了迈瀛村流域的山水伦理，使自然地
理升华为浸润着乡愁与哲思的“精神原乡”。

迈瀛村不仅得美舍河滋养稼穑，更孕育独特
民俗。端午“洗龙水”为村中盛事，村民携艾草、
百日红等香草至河畔，以水浸泡成“龙水”，沐身
祛毒；孩童眉心点雄黄，腕系五彩丝，以求辟邪安
康。河岸古木棉被奉为“保平安树”，农历六月村
民抬神像、供糯米饭，诵咒贴符，祈愿岁岁平安。

苍屹湖的传说同样充满奇幻：相传古时两条

巨龙于此嬉戏，一东一西蜿蜒七里，龙头相会于仙
人峒，翻腾间形成湖泊，湖心小岛“莲花墩”（小瀛
洲）乃龙珠所化，被喻为“奇甸中的奇甸”。然河流
命运如人生起伏，世纪之交以来，美舍河饱受污染
淤塞之苦。2016年，海口以生态修复为纲，启动美
舍河治理：退塘还湿，破硬质堤岸为生态缓坡；重
建梯田湿地，引清流层级净化；广植本土草木，恢
复河流呼吸。短短数年，污浊涤荡，河清晏如，鱼
影又现浅底，白鹭重栖沙洲。如今的凤翔湿地环
抱苍屹湖，亲水栈道蜿蜒如带，串联梯田水韵与自
然岸线。昔日的“小瀛洲”在生态智慧中苏醒。

河与人之关系，本非单纯索取，更应共生共
荣。村民曾引水灌溉、筑堤防洪，今人则在清波
之中领悟生态智慧，于湿地公园觅得身心栖居。
石室仙踪摩崖犹在，其意已新——昔时寻仙问道
的缥缈遐想，已化为生态修复的生动注脚。美舍
河之变迁，恰印证了湿地公园内静立的金石良
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美舍河依旧潺潺，小瀛洲绿意未减。迈瀛村
门楼楹联“迈宇千家兴大业，瀛洲万户展宏图”，
早已从农耕愿景化为现实图景——河灯随波远
去，新楼依水而立。河为镜，鉴古今功过；洲作
筏，渡尘世悲欢。河教人顺时而动、刚柔相济，洲
示人心有所栖、虽小亦安。

48年前，歌神许冠杰在《何处觅蓬莱》中唱出
“遍历人间世外，费尽劳力钱财”，恰似李珊与郑廷
鹄半生漂泊的写照——他们曾向外撑篙，在宦海
沉浮，追寻那传说中的仙山瀛洲，却在遍历世相、
耗尽心力后，发现答案始终深植于原乡的晨雾与
炊烟。“不必盼蓬莱，已是埋藏心内”，揭示了所有
探寻的终点——那处精神的瀛洲，不在他方，而在
苍屹山石壁父母的祈愿刻痕里，在美舍河畔的习
习晚风与学馆书院中的琅琅书声与文脉传承里，
在“茅檐烟火数家村，且乐天年付子孙”的日常温
情里。当生命的追寻从“向外撑篙”转为“向内扎
根”，我们便会在家山的晨雾、河畔的谈笑间发现：

此心安处，即是瀛洲。

迈瀛村的仙人峒。王琳 摄

《《
新
绿
新
绿
》（》（
水
彩
水
彩
））

刘
克
银

刘
克
银

作作


